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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已迈进“大数据”时代，当前学术界对“大数据”的研究较多，但从易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却很少。该文从易学视角，以独特的《易经》数相思维，论述和研究了“大数据”与《易经》“数相”之间的联系，易经“数相”对“大数据”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易经“数相”与“大数据”融合建设的路径与模式。该文的主要研究成果：1、“大数据”与易经“数相”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的研究对象均是数和数据；2、《易经》是宇宙全息数据和“大数据”信息包，“大数据”是宇宙全息数据的一部分；3、“大数据”是显性数据，易经数据既包括显性数据，也包括隐性数据；4、“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在于对关联数据的处理、分析，并从中发现其规律，为预测和决策提供支持。而易经的本体也是预测，为决策服务。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同质性；5、易经“数相”对“大数据”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6、“大数据”与易经“数相”融合建设，可以取得良好的互动发展效果；7、“大数据”与易经“数相”融合建设的路径与模式，主要包括认识、理论、方法、应用等方面的衔接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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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一词不仅风靡全球，而且也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大数据”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各行各业正在广泛依托“大数据”获取自己有用的价值，比如了解客户需求、优化业务流程、优化机器和设备性能、改善安全和执法、改善城市交通、促进医疗和大健康、促进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金融交易等等。“大数据”已成为新形势下的一项重要新兴产业，人类社会发展已迈进“大数据”时代。关于“大数据”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在这里，笔者想从易学这一独特视角作些探讨，以期为当前的“大数据”研究和建设提供一点参考。
一、“大数据”与易经“数相”的联系
“大数据”（big data,mega data）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词汇，是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大数据”一词由维克托ˑ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ˑ库克耶提出，是指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IBM认为“大数据”有5V特点，即：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价值（Value）、真实性（Veracity）。
大数据，顾名思义是庞大的数据，庞大的数据离不开“云处理”、“云计算”。“大数据”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储存、虚拟化技术。大数据分析也常与“云计算”联系在一起，这好比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密不可分。大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同时，大数据作为一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也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并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大数据是一个蕴藏量极大的“金矿”，对当代和未来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将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作为数据科学，大数据也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同时，随着大数据的发展，以及与产业的融合，未来大数据将越来越资源化，将成为产业链条的核心一环和一项崭新的产业。大数据将为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重要战略资源，成为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表现，直接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同时，数据质量将是BI(商业智能)成功的关键。
2015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地部署了我国大数据发展工作。同时于9月18日在贵州省启动了我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工作。目前，“大数据”正在各个行业广泛运用，比如经济、金融、工业、商业、交通、医疗、生态等等，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大数据”与易经“数相”有着紧密的联系。大数据搜集、处理、分析的对象是数据，易经“数相”获取、分析的对象也是数据，二者有着共同的分析对象。然而，“大数据”与易经“数相”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易经“数相”是宇宙全息，包含宇宙的全部数据，包括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或称明物质数据和暗物质数据。而“大数据”只是宇宙全息数据的一部分，换言之，只是宇宙显性数据或明物质的数据。同时，“大数据”的这些显现数据或明物质数据还只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部分数据，而非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全部数据。可见，易经“数相”的内涵与外延，远比“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要丰富。易经“数相”包含“大数据”，“大数据”是易经“数相”的一部分。
《易经》“数相”理论认为，宇宙起源于数，宇宙的本质是数，“相”是“数”的外在存在形式。同时认为，宇宙之“数”由天文数（0、1、2、3、4、5、6、7、8、9）和地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构成。其中天文数代表无体积的空间，地理数代表有体积的物质。八卦最基本两个阴阳符号（- -，—），实际上是数“11”。《易经》关于宇宙是数的论述较多，比如：《易经·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易经》将宇宙分为空间和物质两大类，数学表示为1、2，其中“1”为空间，“2”为物质，为有阴阳属性的物质。
《易经》“数相”理论同时认为，宇宙万物本质上是以数的形式存在的。这好比一支粉笔，一支粉笔是个“1”，粉笔书写中形成的“粉沫”又是若干个“1”。再比如地球，整体上是一个“1”，组成地球的各要素又是若干个“1”。这也好比银行存款，实体物质的货币只是表象，其实质是数。事实上，宇宙的万物本质上均以数的形式存在，其中实体物质以地理数存在，非实体物质（空间）以天文数存在。人的存在其本质也是数的存在。一个昼夜，人完成了天文数和地理数的转换。白天，人站立以天文数“1”的形式存在，晚上，人卧着以地理数“一”的形式存在，两个“1”、“一”相交便成“十”，这便是人的灵魂。当一个人不能完成天文数“1”的动作（站立），只能以地理数“一”的形式（睡卧）存在时，这个人也就没有了灵魂，失去了生命。
《易经》“数相”理论不仅认为宇宙的本质的是数，以数的形式存在，而且还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变化，本质上都是“数”的变化。比如：宇宙中星球的增减，世界人口的增减，GDP的增减，银行存款的增减，人体细胞的增减等等，其本质都是“数”的变化。非实体物质向实体物质转变的过程，其实质是数的变化过程，是“天文数”向“地理数”转化的过程，是“数”形式向“相”形式转化的过程，是易经阳爻（—）向阴爻（- -）转化的过程，是“气”向实体物质转化的过程。在易经64个卦中，只有《乾》、《坤》二卦有“用爻”，即“用九”、“用六”，为什么要强调用这两个数字？让我们首先来看“太极图”。太极图中像两条鱼一样运动着的阴阳二气，实际上是9、6二数在运动。我们再深入观察，太极图实际由9、6两个数合成，其中9代表阳气的那条鱼，6代表阴气的那条鱼。红白（或黑白）两条鱼中各有一个眼睛，代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9在6中，6在9中。9颠倒为6，6颠倒为9。在所有天文数中，只有9、6二数可以互为颠倒。我们继续深入观察便会发现，9、6二数实际上是1的变化，正如民间说的：9是天上一个瓜，掉下一根藤。6是天掉一根藤，地结一个瓜。9、6在地支排序中分别是“申（猴）”、“巳（蛇）”，猴、蛇有着十分奇特的联系。人由猴变，人的生肖是猴。伏羲女娲交尾图中，伏羲女娲是蛇身人面像。可见，9、6二数密不可分。
不仅中国《易经》认为宇宙的本质是数，而且一些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也认为宇宙的本质是数。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特斯拉说：“如果你明白了3、6、9，就找到了通往宇宙的钥匙”；德国科学家哥德巴赫在“哥德巴赫猜想”中提出“任何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当代有学者惊奇地发现，圆中任何被分成等分的角度的所有数字之和均为9，如360°、180°、90°、45°、22.5°等。同时还发现：圆内正多边形内角和的数字和均为9，如正三角形内角和180°的数字和为9，正四边形的内角和360°的数字和为9，正五边形内角和540°的数字和为9，等等；把圆分成等分，其角度总是指向9且圆汇聚成一个奇点，而圆内正多边形的变化方向刚好相反；9与任何数相乘之积的数字和均为9。数字9揭示了一种二元性，它既是奇点，也是真空。数字9意味着“万物”，同时也意味着“虚无”。

人体生命科学注意到了事物与数有联系，但未从本质上认识到事物是数。当代科学研究证实，易经64卦与64个生命遗传密码DNA一致。科学家们对应伏羲女娲交尾图与DNA双螺旋结构图（1953年），发现了生物的一种基本遗传物质——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这一物质的结构形式与伏羲女娲交尾图惊人一致。1973年，法国学者M·申伯格在其《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一书中，首次阐明了64个生物遗传密码与《易经》64卦之间的对应，指出由DNA三联体组成的64个密码与《易经》64卦圆图相吻合。人体生命科学还发现：一个精子与卵子结合，形成双倍体，接着受精卵开始发育，逐步分裂为２个细胞，再分裂为４个细胞、８个细胞、１６个细胞、６４个细胞、１２８个细胞，之后它开始着床，继续发育。笔者认为，这一神奇的过程，表面上看是细胞和细胞的变化，实质上是数和数的变化。
量子力学同样只侧重于事物之相的研究，而对事物之数的研究比较缺乏。１９３５年，爱因斯坦（Einstein）和波多尔斯基（Podolsky）的量子纠缠理论认为：两个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它们都不是独立事件。当你对一个量子进行测量的时候，另外一个相距很远的量子也可以被人关联地测到它的关态。笔者认为，量子纠缠，实际上是数的纠缠。当我们在看到2的时候，实际上也看到了1（2由两个1组成），看到3的时候，实际上也看到了1（3由三个1组成），以此类推，不管多大的数均由1组成。由是，当我们从量子力学维度去深入观察，会发现宇宙中的万物实际上是堆原子，包括我们人类。正如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在其题为《生命科学认知的极限》的演讲中所说的：“我们是一堆原子”。笔者认为，当我们从易学维度去深入观察，会发现宇宙中的万物，包括我们人类，实际上是堆数据。
数学家、科学家们从现象上认识到了世界的本源是数，但他们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什么是数？数是什么？事实上，《易经》对此早有诠释。科学家们发现的“奇点”，实际上是《易经》所说的物质与空间的转化点。特拉斯所说的“3、6、9”，实际上是《易经》强调的三个重要数。《易经》八纯卦的符号由三爻组成，64重卦的符号由六爻组成，卦中阴爻为6，阳爻为9；64卦中，只有《乾》、《坤》二卦有“用爻”，并强调“用九”、“用六”，这便是特拉斯说的神奇的“3、6、9”。我们再来看3、6、9这三个数中，任何两数相乘的乘积数之和均为9。如3、6乘积18的数字和为9；3、9乘积27的数字和为9；6、9乘积54的数字和为9。此外，人们发现了0、1、2、3、4、5、6、7、8这九个数之和36的数字和为9，也发现了1、2、3、4、5、6、7、8这八个数之和36的数字和为9，实际上，所有天文数（0123456789）之和45的数字和也为9，9与任何数的乘积其数字和也为9。由此，我们明白了《易经》为什么要强调“用九”、“用六”，八纯卦为什么由三爻组成之道，也明白了宇宙的本源为什么是数之道。

此外，《佛经》也在一定程度上洞察到了宇宙的本质是数。《佛经》认为宇宙中的万物“互即互入”，一在一切中，一切在一中。比如水在浪花中、蒸气中、冰中、雪花中、云朵中。反之，浪花、蒸气、冰、雪花、云朵也在水中。《佛经》还认为，“一切”为物相，“一”为实相。实相即涅槃，即空，即“妙有”。一切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都是幻相，包括星球、大地、山川、河流、花朵、树木、人身等等，只有空才是实相，笔者认为这里的空即空间，即数。换言之，宇宙的实相是数。此外，《佛经》认为宇宙分为“十方”、“三界”。“十方”中的“十”字由“1一”组成，即由天文数“1”和地理数“一”组成。“1一”包含了宇宙中一切无体积的物质和有体积的物质，包含了宇宙中的万事万物。“1—”的运动实际上构成了易经中的“太极图”。“三界”中的“三”不仅包含欲界、色界、无色界，而且也蕴藏着“天地人”、“369”之数道。
除了《易经》和《佛经》外，《圣经》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宇宙的本质是数。《圣经·创世记》中描述了神创造天地万物共用了6日时间，第7日为安息日。这里的“6日”与太极图中的“9、6”，易经64卦中的六爻，以及《易经·坤》强调要“用六”是一致的。《圣经》中还有许多“数”和“数据”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六日你要作工，第七日安息”，“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帐幕。”……等等。此外，“《圣经·马可福音》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说明“十、１０”这个数与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前所述，人一昼夜的立、卧行为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数，即“十、１０”，进一步说是完成了一个“太极”运动。笔者认为，《圣经》中的“十字架”实际上是中国太极图。“十字架”只是一种相，其本质是天文数“1”和地理数“一”。此外，《圣经》将宇宙中的所有物质划分为“灵”与“质”两个部分，这实际上相当于易经“数相”中的天文数与地理数两个部分，亦即无体积的“空间”与有体积的“物质”两大部分。
二、易经“数相”对“大数据”的价值

如前所述，由于易经“数相”是宇宙的全息数据，而“大数据”仅仅是宇宙数据的一部分，因而“大数据”离开了易经数据将不为大，将不能完美地体现“大量性”和“多样性”。易经“数相”对“大数据”具有补充和完善的价值。我们在研究“大数据”时，如能同步研究易经“数据”，将使“大数据”更加博而大，将有利于提升数据的质量，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和预测也将更有价值。具体来说，易经“数相”对“大数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易经“数相”有利于完善“大数据”的信息量。2016年3月15日，谷歌人工智能AlphaoGo(阿法狗)和李世石的围棋大战，最终以4：1落幕。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战胜人类，不是得益于逻辑推理的归纳与演绎，而是得益于“大数据”的完备性和多维性。然而当前的“大数据”由于只能收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显现数据信息，并且这些数据信息是有限的，不能穷极事物变化的所有变量和变数，因而其信息的完备性和多维性是不够的，根据这些有限的关联数据信息所做出的预测和判断也是不够完美的。
易经“数相”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方法，获取“大数据”不可获取的隐性部分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将有利于扩充“大数据”的信息量，使样本数据或关联数据更加丰富，更趋完善，进而使相关分析、判断和预测更趋准确。
比如：我们在收集某一时间段内银行卡消费数据信息时，一方面可以按常规通过银行、商家等渠道获取某一时段内银行卡消费的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易经预测形式获取某一时段内银行卡消费的数据信息。在此不免有人会问，易经预测形式如何获取数据信息？这是一个易学专业知识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回答清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易经的每一个卦都是一个数据信息包，只是你如何对之进行解码而已，因为在这个数据信息包里，既有卦序数、爻位数、动爻数、用神旺衰数，也有天干数、地支数、五行数等等。如果我们能深谙易数之道，便能从中挖掘出若干个数据，并为我们所用。
第二，易经“数相”有利于完善“大数据”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对关联数据进行加工与处理、分析与预测，为决策提供支持。然而，由于“大数据”受数据信息获取方法和数量的限制，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分析、预测结果的准确性。这好比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由于我们不可能穷极所有变量，也不可能穷极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因而往往使我们的分析预测与实际结果产生偏差。比如，当我们用传统预测方法预测某年GDP将增长多少时，其结果往往偏离我们的预测，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自然灾害或其它某种灾难，比如地震、水灾、旱灾、凝冻、金融危机、战争等等，这正如民间所说的“人算不如天算。”
“大数据”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一般是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高维回归分析方法、回归森林树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等，其采用的分析模型有线性回归模型、矩阵分析模型等，其基本流程是：搜集关联数据信息，分析关联数据信息，做出结论和判断。比如对银行卡消费客户价值的分析，通过搜集银行卡消费关联数据信息，分析其银行卡消费客户相关规律和信息，进而对这一消费行为和趋势进行判断和预测。但这些分析和预测都是基于事物的显性数据和既有数据，缺失对事物隐性数据信息的分析。
易经“数相”所采用的分析预测方法非常独特，它不是沿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而是从暗物质、暗能量层面，采用自古以来一直沿习的、特殊的易经预测方法和流程进行占筮分析和预测。其基本流程包括起卦、析卦、断卦三个阶段，即：获取信息（起卦）、分析信息（析卦）、形成结论（断卦）。通过起卦，获得特定事物的卦符号，再分析卦符号中所蕴藏的数相信息，进而根据这些数相信息的分析对事物进行判断与预测。比如：预测某省来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占得《损》卦，损者，损失也，据此我们可以从性质上判定其来年为负增长。而究竟负增长多少？要根据这个卦的卦辞、爻辞、爻位、动爻数、卦数、爻数、天干数、地支数、五行数等诸多分析因素进行分析确定。与“大数据”分析预测不同的是，易经“数相”分析预测不局限于“明物质”层面，更着眼于“暗物质”层面和事物的全息，综合考虑事物的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信息。由于其思维角度多维，且所包含的数据信息比较饱满，因而其预测结果更为准确。
第三，易经“数相”有利于提升“大数据”应用质量与价值。“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而应用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对大量关联数据内在规律的发现与正确认识。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受各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影响，存在的变数很大。比如当我们通过过去若干年GDP的“大数据”表现情况，分析总结出其平均增长速度，并根据这一规律和速度预测来年GDP增长数据时，殊不知在来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或其它意想不到的人为灾害，进行使来年的GDP增长数据大大偏离了我们的预测目标，进而也使我们的“大数据”应用质量受到了影响。
但是，如果在进行“大数据”分析预测时，融入了易经“数相”分析与预测，在应用时也综合考虑了两种预测结果，将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决策质量和应用质量。就拿前面的举例来说，如果通过“大数据”正常的分析程序，预测来年GDP增长是7%，易经预测是5%，这样我们可以取其二者的中间值6%作为来年的GDP增长数。如此，将提高我们的预测质量和应用质量，至少也可以减小预测值的偏离度，为我们的“大数据”应用带来正向效应。
三、易经“数相”与“大数据”融合建设的路径和模式

鉴于易经“数相”与“大数据”存在紧密联系，对此，笔者认为应将“大数据”建设与易经“数相”进行融合建设，这样可以达到优势互补，促进“大数据”与易学的互动发展。至少可以为“大数据”建设增添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独特的分析维度和独特的预测方法，增强“大数据”的完备性和多维性。具体可采取以下路径与模式：
其一，在认识上融合好“大数据”与易经“数相”。长期以来，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往往对《易经》缺乏正确认识，一谈到易经，人们往往联想到江湖上的算命与风水，有的甚至将这门文化迷信化、妖魔化。的确，社会上一些人借易经之名行招摇撞骗之事，玷污了易经这门文化。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门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好比倒洗澡水，不能将盆中的小孩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这也好比生病就医，不能因为有行骗医生就否认医学。事实上，易经是一门洁净精微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和科学性，它是中华文化之根文化、母文化和基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一门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超级科学。
“大数据”的研究对象是数和数据，易经“数相”的研究对象也包含数和数据，二者有着天然的、有机的、密切的联系。如果能将“大数据”与易经“数相”进行融合研究与建设，无疑将带来两种文化、两个行业的优势互补和互动发展。对此，我们应正确认识易经这门传统文化，增强对易经哲学性和科学性的认识。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认同易经，在认同的基础上认知易经，并在认知的基础上弘扬、发展、运用易经，使易经这门古老而科学的文化能够为当下“大数据”建设所用，能够为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所用。
其二，在理论上融合好“大数据”与易经“数相”。“大数据”与易经“数相”都是关于数和数据的学问，在理论上有着良好的共通性，这为我们将两种理论进行衔接和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笔者认为，要衔接好这两种理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这两种理论的比较研究，从中发现更多的共同点和融合点，将两种理论进行有机融合，并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架构，为未来“大数据”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整合“大数据”和易学理论研究资源，加强合作，成立“大数据与易学”研究组织，创建学术刊物，建立健全学术研究机制，加强学术交流，促进多出高价值的学术成果，用于指导“大数据”建设实践；三是建议在相关高校开设“大数据与易学”学科，进行系统理论教育，培养专业人才，为“大数据”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四是加强大数据与易学的融合宣传。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不同形式的系列宣传活动，举办高质量的论坛、讲座或宣传班，让易经与大数据宣传走进高校、单位、社区和乡村，不断增强人们对大数据与易学有机联系和融合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营造良好的大数据与易学融合建设的社会环境。
其三，在方法上融合好“大数据”与易经“数相”。“大数据”在分析预测上有其自己的方法，而易经“数相”在分析预测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古今中外，在预测方法上有统计预测法、经验预测法、数学模型预测法等多种，但这些预测方法大多是运用数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经济数学原理和人的主观分析等，是一种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主观预测，是一种以人的主观思维为“前理解”的理解方法。然而，这种方法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宇宙的客观性，以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互即互入”性，因而往往不能洞察和穷极宇宙的客观规律，进而为我们的分析预测带来了局限性。易经预测方法是一种与前面预测方法截然不同的方法，它是以“宇宙全息”、“天人合一”为前理解的、具有特殊预测程序的一种方法。
笔者认为，为了提高“大数据”的分析预测质量，最好将传统的分析预测方法与易经“数相”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实行“双轨”运作，两辆马车并驾齐驱。一方面，通过“云计算”形式和传统的分析预测方法，捕获、储存、处理、加工、分析相关数据；另一方面，通过易经预测形式和方法，捕获、储存、处理、加工、分析相关数据。同时，将两种形式获取的数据和分析预测的结果进行对照分析和处理，以提高数据的加工质量。
其四，在应用上融合好“大数据”与易经“数相”。“大数据”并不在大，其生命力在于有用和应用，同样易经“数相”的生命力也在于应用。当前，“大数据”已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许多行业都将之视为赢得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一些行业正在利用大数据辅助决策，一些企业正在利用大数据抢占市场先机、精准营销和服务转型。洛杉矶警察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利用大数据预测犯罪的发生，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利用大数据预测2012美国选举结果，麻省理工学院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和交通数据建立城市规划，医学界利用大数据预测禽流感的散布，银行正在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信息……等等。未来，数据将越来越资源化，将与“云计算”的结合越来越深，将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数据管理将成为核心竞争力，数据生态系统复合化程度将越来越加强。
同样，亘古以来，易经“数相”智慧就广泛为人们所应用。易经的本体是预测，而预测的关键是数相。在洪荒时代，人们最关心是命运：今天出去打猎会不会遇到涨洪水？居住在这个山洞是吉还是凶？为了了解未来信息，同时也为了趋吉避凶，我们的先人发明了《易经》，并在以后广泛应用于预测天事、地事、人事，预测家事、国事、天下事，并产生了一大批诸如诸葛亮、袁天罡、李淳风、刘伯温等预测家，也产生了许多预测类经典著作，形成了许多经典案例，比如《左国》中的25个筮案，甲骨文中的筮案例，等等。
可见，“大数据”的主要功能在于从庞大数据中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据此规律预测未来。而易经的主要功能也在于对某事某物进行预测，并从预测的数相中发现规律，以预测未来。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是操作方法、操作流程。对此，笔者认为，在应用上如果将“大数据”和易经“数相”进行融合，将有利于提高“大数据”的应用效果。
其五，在机构和团队建设上融合好“大数据”与易经“数相”。笔者认为，应在“大数据”相关行业和单位，增设“易学数据分析中心”这一内部机构，专门负责从易学角度搜集、处理、加工、分析和预测数据，配合“大数据”的全面搜集、处理、加工、分析和预测。同时，在中心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和相关档案库。
在“大数据”从业人员团队建设上，不仅要招收具备相关“大数据”专业知识的普通人才，而且也应考虑招收一部分具备易学专业知识的特殊人才，或具备“大数据”和易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在教育培训上，应建立和完善融合机制，增加易学专业知识培训，使“大数据”从业人员不仅掌握“大数据”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还掌握易学相关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其综合素质，从而为“大数据”的持续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队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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